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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达

人食五谷 难免有恙

人们得了病 往往首先想到

的是求诊西医 这似乎也有
些道理 因为西医吃药 打

针 见效快 甚至是动用手
术刀 手到病除 但是

常言说 凡药三分毒

多服或常服西药 多少对人
体会造成某些副作用 更何

况西医也不能保治百病
为人体健康计 与西医

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的是中

医 我国历史悠久 中医也是
随之源远流长 当西医尚未

传入中国时 咱祖先得病医
愈全靠中医 像李时珍的 本

草纲目 不仅是中医的集大

全者 而且如今也越来越被
西方国家所认可 但是 中西

医的冲突迄今依然存在 中
医的某些特殊疗效常受到医

学界的质疑 认为几根草药

没有除病康复的疗效 小觑
针灸 推拿在经络 穴道方面

的功力 其实 崇尚西医 贬
损中医 这是人们在医学上

的认知误区 对这一偏见委

实需要纠弊
我想以亲历的一件事予

以说明

今年年初 我患了带状疱

疹 右腿发出一片 公分
长 公分宽的疱疹 造成

神经损害 日夜疼痛 难以入
眠 我就诊多家大医院 因为

是西医疗法 服用的都是激素

和止痛药 服药半个多月 除

了可以间歇性缓解疼痛 收效

不大 经友人推荐 我来到了坐
落嘉定的逸养中医院求治 许

懋林医师对准疼痛部位 用一
把小针刀在神经与皮肤黏连处

轻松一划 松解黏连 再用针管

注入臭氧 输入皮下 改善血液
循环 改善淋巴回流 在做抗病

毒的局部治疗时 用火针刺破
水泡 用拔火罐把毒素取出 既

没开刀 也没服药 症状明显减

轻 复诊三次 继续以小针刀疗
法 我的带状疱疹得以痊愈

且无后遗症
我在治愈此病的过程

中 感悟了中医的神奇 近

闻 中医将首次被世界卫生组
织纳入全球医学纲要 或跻身

主流疗法 让中西医联袂 为
我国乃至全人类作出应有的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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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岁的吴飞鹏发起并任

理事长的上海老房子俱乐部 其

成员或来自建筑专业 或是企业
的主管 老板 或有从事艺术方

面的工作 更多的是热衷于城市
历史文化保护的民间人士 三年

来 他们走遍申城 余幢风

格各异的老建筑 追寻 老房子
里的故事 出版了 漫步上海

老房子 一书 初绘出民间版的
上海老房子地图 他们为还原上

海城市历史 保护上海城市文化

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委实可
嘉 值得颂扬

上海自 年开埠以来
十里洋场 海纳百川 吸纳了全

国各地来者 也涌现出水泥大

王 纺织巨头 电器大鳄 餐饮
雄主 同时 海外巨商也涉足上

海 于是乎 上海一批又一批建
筑拔地而起 历经沧桑 这批老

建筑浸润岁月的洗礼 各自都有

各自的命运 除了已经颇有名气
的名人故居和优秀历史保护建

筑 还有诸多老房子或藏在弄堂
深处 或隐匿在深宅大院内 随

着市政建设的发展 前者得以妥

善保存 且修葺一新 供世人观

瞻 而后者呢 相当一部分已在

以往的 拆 改 留 的市政建
设过程中灰飞烟灭 虽说时下的

市政建设明确施政方针是 留
改 拆 但毕竟还是有些老房

子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上海老房

子俱乐部简直是在与时间 赛
跑 赶在老房子尚 奄奄一息

时 留下其 容貌 记录其故
事 三年里 他们拍了 万张

老房子照片 还记下其路名 门

牌 绘制成地图
当然 并不是所有老房子都

是保护性的历史建筑 但是 它
们都曾经出现于上海的地理版

图 都留存着一段与历史对话的

经历 都可以诉说令后人寻味的
往事 有的甚至曾居住过不简单

的人物 发生过不寻常的故事
然而 很多当年的老房子现如今

看起来极为普通 也没有太大的

知名度 住在里面的居民可能也
并不了解这些老房子的历史 所

以 吴飞鹏等人做了大量的求证
工作 为了将一些老人讲述的与

老房子有关的零星材料拼接起

来 得出一段相对完整的口述实

录 他们经常去档案馆 图书馆

查寻资料
在某种意义上说 老房子作

为城市历史的见证人 它是城市
历史文化的徽识 城市历史文化

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

需要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在这个
过程中 切实保护具有蕴含历史

息码的老建筑固然必要 记录尚
存的或行将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

老房子的变化 也是不可或缺

的 因为这既符合城市建设的基
础需求 更是满足公众对城市情

感寄托的精神需求 美国学者刘
易斯 芒福德在 城市文化 一

书中提到 城市是文化的容

器 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
明的成果 储存文化 流传文化

和创新文化 这大约就是城市的
三个基本使命 我认为 上海

老房子俱乐部说做的工作乃是在

践履着 储存文化 和 流传文
化 的城市使命

年 月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通过的 关于历史性城市

景观的建议书 提出 历史性城

市景观是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

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

域 其超越了 历史中心 或 整体
的概念 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及

地理环境 它既包括单独的遗存 也
包括建筑群及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

的实体 功能 视觉 材料和联想等

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上海
亟需形成 历史性城市景观 其中

一部分老房子的保护和留存 理应
有一席之地 适如吴飞鹏所说 城

市固然要现代化 但有保留价值的

老房子一定也要保护 绝对不能再
随便拆除 没有了它们 就没有人再

愿意去挖掘建筑里面曾经发生的故
事 历史也就断裂了

据悉 时下上海老房子俱乐部

人的微信群内 成员都十分活
跃 发老房子照片 考证资料 讨论

如何保护 有时一天的刷屏信息可
以超过 万条 同时也得到有关部

门的支持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

与其中 我们期盼这个俱乐部稳步
行远 队伍日渐壮大 工作日臻完

美 绘制出一部较为完整的民间版
上海老房子地图 为世人漫步这座

国际大都市时平添一份精神指南

私人相册

石 路

水缸 给我儿时留下比较深的

印象 刚上小学那会 能为家里做

些简单家务事 往水缸里蓄水就是
其中一件 那时 农场比当地农村

条件要好些 卫生些 用不着在宅
沟里用水 也用不着踏着泥泞小道

去大河里取水 农场有水塔 高高

耸立的水塔 河水抽进塔内 再从
管道送入偌大圆柱水泥砌成的水池

沉静 水池四周有一二十个水龙
头 供一个连队或一个工厂几百号

人日常生活之用

上小学二三年级 还不满十岁

的我 个头比同龄孩子矮小 力气
也小 放学后 父母还未下班 我

先自觉地看一下水缸 若缸里水不
多了 我自个从家里拎只铅桶去水

池盛水 刚开始 我只能拎浅浅一

小桶 一路上不时左手换右手或停
下歇息 水桶在我手上顺着水的波

动不停地摇晃 泼洒到家 已不足
三分之一了 裤子也弄湿一大半

父母回来见我像刚从趟着水沟走来

的样儿 就嗔怪道 你人小 不
要急 拎水慢点走 望着至少能

装下二三个我的水缸 心想何时才
能蓄满水啊 这时候 我就盼望天

下雨 一下雨 我就不用拎水了

此时 我家的脸盆 铅桶就会全部
出动盛 天落水 把水缸装的满

满的 好几天 我可休息了
后来 我上初中 能用扁担挑

水了 二个桶盛水 路上泼洒的也

少了许多 一缸水半个多小时就解
决了 缸里的水 也不是立马就能

使用 还需一番 加工 之前
我看父母这样 脋饬 在盛满的

水缸中加入明矾 用一根一米左右

甘蔗般粗的竹竿 在缸中把水摇
匀 先成急切的漩涡状 后水速慢

慢缓行 直至渐渐地停下来 水沉
淀约莫一二小时 清水浮面 能照

出人影 便可候用 我就按父母的

方法操作 慢慢地熟练起来 上初
中第二年 父母调动工作 我们搬

家了 来到离场部附近的一家工
厂 那里的生活区 家家户户先于

下只角 用上了自来水 搬家的

时候 父母依然把水缸和家具一起带

走 毕竟是个朝夕相处久了的 大家

伙 舍不得丢弃 父母说 万一
停电停水 水缸就可派上用场了

之后几年里 水缸虽一直在我家
占据着一个位置 也从自来水往缸里

蓄水 但用过几回 想来屈指可数

偶遇停电 水缸又 复活 了 更多
时只是放在那儿 留个念想 八十年

代初 我高中毕业去参军 这时 农
场早已建起了颇具规模的自来水厂

还有 个深井泵站 全场农业连队

工厂 机关 学校 医院和职工家庭
生活全部用上了清澈的自来水 先后

拔地而起的新村居民区 幢幢楼房顶
端也置建了水箱 遇到停电也照样有

水 家里的水缸 我亦渐渐淡忘了

复员回农场 我已找不到家中水缸影
了 是送人 是不小心碰碎了 还是

藏在哪儿 反正我也没去问个究竟
从部队回来 我在农场武装部干

了二年 巧的是 后来我被调入供水

站 天天与 水 打交道 想起小时
候拎水挑水往水缸里蓄水的情景 还

是充满着感慨 进入九十年代 改革
开放使农场换了新颜 生活也 水涨

船高 部分家庭开始添购刚应市的

饮水机 喝上桶装纯净水 矿泉水
我母亲说 过去吃河浜水 后来用

自来水 现在饮上 高级水 真是
今非昔比

我父母家中也买了饮水机 吃上

桶装水 不过 父母说还是觉得喝自
来水习惯 一部分家庭还在自来水龙

头上装了各式水过滤设施 农场后来
实行属地化管理 建立了新镇 原自

来水总管全部更换 进户上下水管也

进行改造 农场水厂并入当地自来水
公司 生态岛的一股泊泊清流涌向了

农场沃野上的万千人家

前二年 为改善住房条件 我在崇

明买了自己的新房 装修时 妻说 要
购德国斯密斯净水装置 我说 好啊

现在条件也许可 嘴透过细细弯弯的
管子流出的水可直接饮用 喝茶烧汤

煮饭就用这 直饮水 几十年过去 农

场里家庭早已没了过去的水缸 即使
有也 挪作他用 了

红袖添香

熊腊云

司马迁被鲁迅誉之为 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的写作者 伟大的文学家

思想家 历史学家 自幼聪颖好学
岁后 继其父职太史令 凭皇家所藏大量

典籍 对古代的政治 经济 天文 地
理 三教九流 诸子百家等做了广泛而深

入的研究 正因为如此 他对社会 对人

生无不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 在

他为 伯夷 叔齐列传 中发出这样的一

段感慨 有人说 上天是没有偏私的 经常

帮助善人 像伯夷 叔齐这样的人可以称作
善人了吧 他们仁德完备 品行高洁却被活

活饿死 七十位弟子中间 孔子独独推崇颜

渊是品学兼优的人 然而颜渊经常陷于穷

困 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 终于早死了
上天给于善人的就是这样吗 盗跖每天都

要杀害许多无辜的人 吃人的心肝 残暴无
比 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 竟然到年老

安然地死去 这是遵循什么样的道德法则

呢 这些都是特别典型而明显的例子 如果
说近代 那些操行邪恶 专门违法乱纪的

人 都终生安逸享乐 财富丰厚 几代也用
不完 那些办事严谨 中规中矩 不走邪道

的人 偏偏灾祸连连 多得不可胜数 我非

常困惑 这就是天道吗
司马迁的困惑 也是大多数人的困

惑 在人们的心目中 天道就应该帮助善

人 惩罚恶人 因为在中国 历来就有
人在做 天在看 善有善报 恶有恶

报 多行不义必自毙 之说 而真实

的情况不但没有帮助善人 惩罚恶人 这
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其实 天道既不会帮助善人 也不会帮

助恶人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虽然在现实
中找出许多的根据 但毕竟是人们的一厢

情愿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实际上就是亿万
奴隶百姓的血泪史 苦难史 也是众多好人

善人的屈辱史 受害史 从成百上千个奴隶

百姓的陪葬到九族 十族人的被诛 从秦始
皇的 天子之怒 流血千里 到成吉思汗的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到处追杀自己的
敌人 侵占他们的土地 掠夺他们的财富

听着他们妻儿的哭泣 从屈原 贾谊 文天

祥 岳飞等众多忠良之士之死 到孟姜女
窦娥 吕伯奢一家好心人的被杀 从 白骨

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到 朱门酒肉臭 路有
冻死骨 的残酷现实 人世间无不充斥着血

淋淋的丛林法则 在这样的丛林法则之下

好人的命运着实不那么乐观 更谈不上有
什么好的报应 加之他们慈悲为怀 乐善好

施而又谨慎小心 不越雷池 所以他们总是
吃亏受骗 蒙受冤屈 而坏人就不同了 他

们可以违法乱纪 可以杀人放火 可以不择

手段 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底线 不受条条框
框约束 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而落后的

社会制度又阻止和奈何不了他们违法乱
纪 为非作歹的恶行 所以 他们在社会这

个舞台上总是左右逢源 畅通无阻 黑白通

吃 恶人的恶行不但没有相应的报应 反而
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和利益 占用了

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文明成果 也为那些胆
大妄为者提供了成功的恶例 恶人恶行之

所以生生不息 少数流氓之所以获得成功

一些丑陋的东西之所以通行其道 其源盖
出于此 一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

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更是鲜明准确的道
尽了善恶不同的人生结局

或曰 那些许许多多的大佞大奸 大

盗大恶及恶贯满盈者 不是已遭报应了
吗 虽然如此 仍有不少的坏人恶人和奸

人安然无恙 无忧无虑的终老一生 却也
是不争的事实 即便在当下 这种情况不

依然程度不同的存在吗 人类社会几千年

的风风雨雨 假恶丑之所以屡打不绝 屡
除不尽 屡禁不止 归根结底 就是 报

应 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倘若从制度上
让善恶有报真正变为现实 那么 恶人作

恶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违法犯罪就会大

大减少 坏人坏事就会大大收敛 而善人
行善 做好事的就会越来越多 仁人君子

就会大行其道 社会的物质文明不但会飞
速发展 人的思想面貌 精神境界也会有

一个新的飞跃 人们盼望已久的大同世界

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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